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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秋年代風雲 

任何人思想的產生必存在觸發之媒介，或經歷史經驗之擷取。亦有學

者主張「理論源於實務」，若是，那春秋大小戰役必給予孫子諸多啟示，

方有《孫子》之問世1，以遂其解決時代課題之宏願。 

《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意即春秋時期戰爭的發動從沒有

符合正義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 

乃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

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最後或力征，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

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侈不軌，

賊臣篡子滋起矣。2 

這段話說出了春秋時代的政治概況。西周時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但到了春秋時代，「興師不請天子」，「政由五伯」，而且「賊臣篡子滋起」，

可見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 

西周晚期，「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3；又「周厲

王無道，諸侯或叛之。」4由於王室勢力的衰微和諸侯政策的不當，天子逐

漸失去往日的威嚴，諸侯的叛行開始出現。自平王東遷以後，王畿的土地

大為縮小，軍事力量相對削弱，天子的威信從而低落，諸侯的朝貢幾近斷

絕。 

第一節  《左氏春秋》之諸侯爭霸 

  西周分封的諸侯國，經過不斷的削減和兼併，到了春秋時，還有一

百四十多個。在眾多的諸侯國中，以中原的晉國、東方的齊國、西方的秦

                                                 
1 孫武在《孫子．用間》內，曾明白引徵史例；且書中不乏「古之善戰者」之語，及
各引述「兵法」與「軍政」等古兵書一段，可證《孫子》確為總結春秋前戰爭經驗
之著作。 

2 《史記》。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 6 月，頁 509。 
3 《史記‧楚世家》。同前註，頁 1689。 
4 《史記‧秦本紀》。同註 2，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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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南方的楚國，以及後起的在東南方的吳國和越國，兼併土地較多，疆

域廣闊，實力雄厚，成為春秋時期的頭等強國。  

處於晉、齊、楚三國中間的魯、宋、鄭、衛等國，兼併的土地較少，

實力不如前面六個大國，算是二等大國。其它星羅棋布，散於各地的陳、

蔡、曹、許、申等國，國力更弱，僅能算是三等小國。但地處東北方的燕

國，在春秋後期開始強盛，逐漸參與中原國家的紛爭。 

依鈕先鍾先生在《中國戰略思想史》中對《左氏春秋》全書所記載春

秋之大小戰役統計，共計約五百次上下之多 5，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國歷史中

決定性的會戰，包括繻葛之戰、長勺之戰、泓水之戰、城濮之戰、殽之戰、

邲之戰、鄢陵之戰、鞍之戰等都是。這些戰役必然對孫武軍事思想有所啟

發，以下簡略作一回顧。 

西周末年，犬戎攻入鎬京，周幽王被追殺於驪山之下（今陜西省臨潼

縣境），平王繼位後，隨即東遷洛邑（今河南省洛陽縣）。平王之東遷，鄭

國擁戴甚力，因此在春秋之初，鄭武公、莊公相繼任周平王之卿士。 

一、周、鄭繻葛之戰： 

春秋之初，諸侯間之戰爭係由鄭國首先發動。鄭莊公二十六年（西元

前 718 年），鄭侵衛，「敗燕師」6；次年，鄭又侵陳，「大穫」。莊公三十一

年（西元前 713 年），鄭伐宋；次年，鄭又以虢師伐宋。壬戌，並「大敗

宋師」7。接著不久，鄭國就挑釁周天子的威望；而周天子為制服鄭國，決

定伐鄭。《左傳‧桓公五年》載：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

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鬥心，若先犯之，必奔；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

                                                 
5 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 年 10 月，頁 64。 
6 《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印行，1982 年 10
月，卷三，頁 1728。（為避免註解行文冗長，凡本文所引十三經經文部份，均採阮元
校勘之注疏本，僅在註文中交待頁碼） 

7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頁 1737。【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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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事。」從之。⋯⋯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

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

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

且問左右。8 

鄭莊公三十七年（西元前 707 年）秋，王以諸侯伐鄭。周鄭繻葛之戰

是周桓王發動，本欲藉此戰爭以制服鄭國，恢復周天子的威望，不料適得

其反。從周鄭交換人質、鄭人搶割周天子的稻麥，發展至繻葛之戰的慘敗，

周天子的威望已蕩然無存。從此，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號令諸侯的地位，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局面一去不復返，起而代之的是大國爭霸的局面。 

之後，北戎侵犯齊國，求救於鄭，鄭莊公派太子忽率軍往援；大敗戎

兵 9，鄭莊公之威信因此更加提高。鄭國曾兩次打敗北戎，又打敗過宋、衛、

許等國。幾次勝利，使鄭國的聲威大振，鄭莊公儼然成了春秋早期的霸主。 

周鄭繻葛之戰，鄭莊公是以「魚麗之陣」戰勝周桓王的左、右、中三

軍，即是以局部優勢之作為先行對左右二軍實施打擊，將其擊潰後，再行

對中軍周桓王之部隊行包圍殲滅。此一戰役對孫子的啟發是「避強擊弱」，

他說：「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虛實〉，頁 338）戰役之前鄭國公

子突曾分析，陳國不久前發生過內亂，他們的軍隊缺乏戰鬥意志；而蔡國

根本不是鄭國的對手，只要周桓王左右兩軍一垮，鄭國再集中自己的三軍

力量猛攻周桓王的中軍，必可大勝。最後，果不出公子突的分析，大獲全

勝。 

二、齊、魯長勺之戰： 

《左傳》記載，楚在南方攻滅小國之後，也逐漸變得強大。楚武王三

十七年（西元前 704 年）楚敗隨於速杞；次年，楚又與巴聯合，大敗鄧師。

楚武王四十年（西元前 701 年），楚敗鄖與蒲騷；次年，楚又伐絞，大敗

之。西元前 684 年，齊國為了稱霸而出兵攻打魯國，發生了齊魯長勺之戰。

《左傳‧莊公十年》載： 

                                                 
8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頁 1745。【十三經注疏本】 
9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頁 1746。【十三經注疏本】 



16 

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

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

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小

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可也。」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10 

這次戰爭中，齊國自恃強大，接連三次發動攻擊，都沒有成功，氣衰

力竭，由優勢轉為劣勢。而魯國沈著應戰士氣旺盛，發動攻勢，獲得全勝。 

這個戰例包含了許多重要的軍事原則。它向人們顯示了戰前的政治信

仰─要取信於民；研判了轉入長勺的優點─良好的反攻陣地；選擇了利於

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確定追擊發起的時機─轍亂旗靡之際。

因而這雖不是一個很大的戰役，但卻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一如孫子

所指的，「是故朝氣銳，畫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歸，此治氣者也。」（〈軍爭〉，頁 340） 

齊國在桓公時，任用管仲改革，國勢強盛而成為霸首。桓公二年（西

元前 684年），齊滅譚；五年（西元前 681 年），齊又滅遂；二十年（西元

前 666 年），齊伐衛，敗衛師；三十年（西元前 656 年），齊會諸侯侵蔡，

蔡潰，又伐楚，與之盟；三十二年（西元前 654 年），齊再會諸侯伐鄭。

桓公卅四年（西元前 651年）夏天，魯、宋、衛、鄭、曹、許等國的諸侯，

都響應桓公的號召，會盟於葵丘。在會盟的時候，周天子派遣使節宰孔前

去御賜桓公武胙、彤弓矢，以及諸侯朝覲天子用的車，對桓公來說，真是

榮耀備至。這是春秋時期最大的一次會盟，也可說是桓公霸業的巔峰時期。 

到了齊桓公四三年（西元前 643年），桓公病駕。從此以後，齊國便一

                                                 
10 《春秋左傳正義》。卷八，頁 1753。【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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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陷於王位爭奪的糾紛之中，國力大衰，再也無力稱霸中原了。 

三、宋、楚泓之戰 

齊桓公死後，宋襄公曾想奪取霸權。襄公九年（西元前 642 年），宋

率曹、衛、邾等諸侯國軍伐齊，敗齊師於甗（《左傳‧魯僖公十八年》）；

次年，宋又圍曹。西元前 638 年，宋國的國君宋襄公欲稱霸，聽到鄰國鄭

國的國君鄭文公去楚國朝拜進貢，非常生氣，認為這是看不起他的行為，

便親自率兵去攻打鄭國。當時，蓄意爭霸中原的楚國，便以救鄭為名，出

兵攻打宋國。《左傳‧僖公廿二年》載：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

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

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

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

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

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

儳可也。」11 

這是宋、楚兩國的一次重要戰爭。戰前宋軍已在泓水沿岸布好了陣勢，

在戰術上已處於有利地位，握有對楚軍「半渡而擊」的良好機會。宋軍本

應乘楚軍渡河混亂之際，果敢發動攻勢，一舉殲滅楚軍。但婦人之仁的宋

襄公，卻等楚軍渡河完畢，罷好陣勢後，才下令出擊，錯失戰機，致遭楚

軍大敗。相信這即是孫子所指將有五危中的「愛民可煩」（〈九變〉，頁 341）。 

大司馬子魚的觀點，可謂發人深省。敵人部署尚未完備時，正是乘勢

攻擊的大好機會。特別是敵眾我寡的情形下，更應把握此一良機，以扭轉

敵我優劣態勢；即便敵方都是老弱殘兵，也該全力以赴，否則就是將自己

                                                 
11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五，頁 1813。【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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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拱手送人，這根本不合作戰的常理。這說明，戰機的把握不能視同

兒戲，如果，作戰時指揮官在心理上出現輕敵，或有婦人之仁，那將必定

遭受敗亡的命運。宋楚泓水之戰，宋師敗北，宋襄公欲成霸主之夢遂成泡

影。 

四、晉、楚城濮之戰 

北方的晉國自春秋初期的晉獻公開始，已在向周圍開拓兼併，國勢漸

強。獻公十六年（西元前 661 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十九年（西

元前 658 年），晉「伐虢，滅下陽」；到了二十二年（西元前 655 年），滅

虢，又滅虞。晉文公即位後，對政治、經濟實施進一步改革，國力更強。 

周襄王十八年（西元前 634 年），中原形勢突變。「宋以其善於晉國也，

叛楚即晉。」12自泓戰之後，宋國迫不得已歸附楚國，見晉文公國勢日強，

於是就投靠晉國。西元前 633 年，楚國為了要教訓宋國，就出兵伐宋；曾

跟隨晉文公多年的大夫先軫對文公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左傳‧僖公廿七年》）晉文公遂採納其議，決定救宋。 

但是，晉軍救宋必經曹、衛兩國，而曹、衛兩國又都是楚國的盟國。

晉將狐偃對這一情況則建議說：「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左傳‧僖公廿七年》）晉於是乎蒐於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13。 

晉軍進攻曹、衛，原欲引楚軍棄宋北上，但楚軍不為所動，反而攻宋

更甚。西元前 632 年，宋國再次派人向晉國求援。這就使晉文公為難了，

若仍置宋不顧，除無以報達宋國昔日相待之恩，勢必貽笑於諸侯外，而且

宋國若亡，將陷全局形勢於不利；若進而救宋攻楚，則原定誘使楚軍於曹、

衛決戰的戰略便落空，且在宋境決戰更無取勝把握。 

正當晉文公猶豫不決時，先軫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宋國去賄賂齊、

秦，利用他們去勸楚國撤兵；同時把曹、衛的土地分一部分給宋，以堅定

宋國抗楚的決心。晉文公聽了大喜，決依計行事。 

                                                 
12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頁 1819。【十三經注疏本】 
13 同前註，頁 1820。【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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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成王見晉、齊、秦結成聯盟，中原形勢呈現越發不利於楚的狀態，

於是決定撤兵。《左傳‧僖公廿八年》載：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敵！」此三者，晉之謂矣！14 

楚成王告誡楚子玉要適可而止；可是驕狂成性的子玉根本不聽勸告。

楚軍既進逼晉軍，晉文公乃令晉軍向後撤退三舍（九十里），退至城濮（今

山東省濮縣）。四月丁卯，楚軍進至城濮之南，依托丘陵為營，居高臨下

而陣。晉文公甚憂楚軍佔得地利之優勢，狐偃則勸慰說：「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裡山河，必無害也。」（《左傳‧僖公廿八年》）

晉文公於是決定正式開戰，雙方經過激烈交戰，最後楚軍四散奔逃。 

狐偃的話給了孫子莫大的啟示，孫子說：「將通于九變之利者，則知用

兵矣，將不通于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九變〉，

頁 341）孫子認為，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

害，而患可解也。也就是因為如此，他提出了「軍有所不擊」（〈九變〉，

頁 341）的看法。這也正是晉文公退避三舍，一戰而霸的主因。 

城濮之戰，晉國兵力居於劣勢，卻「一戰而霸」15。晉國之所以能獲

得勝利，主要有以下二類原因：第一，採取退避三舍16，誘敵深入之策略。

晉文公以往流亡楚國時，曾允諾楚成王，如晉、楚發生戰爭，晉軍將退避

三舍，以報答楚王。如今退避三舍，一方面可向自家的晉軍宣誓，〝戰〞

並非晉軍之願，以提高晉軍士氣；同時亦可爭取諸侯的同情與聲援。更甚

者，則是使楚軍子玉將軍更加驕狂，以引誘其深入擊滅之。第二，楚軍軍

心不齊，晉軍掌握此項弱點，「先犯陳、蔡」 17，再以「偽遁」方式欺敵，

                                                 
14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頁 1820。【十三經注疏本】 
15 國防部史編局編《中國戰爭大辭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9 年 8 月，頁 13。 
16 《春秋左傳正義》。同註 14。 
17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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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楚軍不察，而落入陷阱之中，終致大敗。 

此一戰役的啟示是，在戰爭中，應爭取一切可團結之力量，以孤立敵

人，嬴得作戰的勝利。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比楚軍少，且又渡河在外

作戰，形勢不利。但是晉文公在大臣們的建議下，先從曹、衛等楚之盟國

攻擊，先打較弱的敵人，以奠定有利爾後全般作戰之基礎。再乘楚軍主將

驕狂之時，選定最弱之部擊滅之，即先擊潰楚軍較薄弱的右翼，然後以上

下兩軍後退誘敵之策，夾擊楚軍左翼，如此各個擊滅，贏得勝利。 

五、秦、晉殽之戰： 

位處西方的秦國，自穆公即位，也勵精圖治，開始拓地開疆。晉獻公

晚年之時，因寵愛驪姬使得太子申生自殺，公子重耳、夷吾出走他國。西

元前 651年，晉獻公卒，公子夷吾以晉國土地賄賂秦穆公，請其協助返國

即位。次年，秦穆公派兵送夷吾回國即位，是為晉惠公。但惠公一即位，

就把「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左傳‧僖公九年》）的話食言了。穆公

十五年（西元前 645年）秦、晉韓之戰爆發，《左傳‧僖公十五年》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買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

於買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

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之。18 

秦之所以伐晉，在於秦有恩於晉，而晉侯卻一再背信、背惠。 

秦、晉韓之戰，秦俘獲晉惠公，標誌著秦國國力的強盛。十九年（西

元前 641年）秦取梁；二十五年（西元前 635 年），秦伐鄀，以計使鄀降，

又俘獲楚的申、息之師。 

秦穆公是一位英明的國君，任用百里奚、蹇叔，使秦國強盛。秦穆公

一直希望能入關中，稱霸中原，可是東進之路，總遭晉國阻擋。西元前 628

年，鄭文公、晉文公相繼去逝，此時，前留鄭之杞子派人向秦穆公報告說：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左傳‧僖公卅

                                                 
18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四，頁 1805。【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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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秦穆公不顧蹇叔之反對，決定派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之子西

乞術與白乙丙三人為將，襲攻鄭國。西元前 627 年春二月，晉國聞及秦兵

偷襲鄭國之消息，元帥先軫主張迎擊秦軍，欒枝反對，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19 

於是，晉襄公決定興兵伐擊秦軍，並親自墨絰督軍，一面聯絡姜戎協

助戰鬥，在地勢險要之殽山（今河南省陝縣附近）佈下天羅地網，捕捉秦

軍。四月己巳日，秦軍在回國通過殽山時，慘遭埋伏之兵襲擊，姜戎又從

旁奇襲，致進退失據，而全軍覆沒。 

就此次戰役觀之，晉殲滅秦軍於殽山險隘之區，以戰術觀點言，主在

佔地利之優勢，以險要之地阻絕秦軍，致其前後失援，而遭挫敗。孫子說：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地形〉，頁 344）凡敵我兵家必爭之地，足以左右戰局者，均不能忽視。 

秦穆公三十六年（西元前 624 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屍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左傳‧文公三年》）

秦康公二年（西元前 619 年），秦再伐晉，「取武城」；四年（西元前 617

年），晉伐秦，「取少梁」；秦亦伐晉「取北征」；六年（西元前 615 年），「秦

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同年，秦人又欲戰，「復侵晉，入瑕」 20。

秦國在春秋之世，始終受晉國的遏制，未能實現稱霸中原的野心。 

六、晉、楚邲之戰： 

楚國自莊王以後，國勢更加強盛，滅國益多，並北上與晉國爭霸。莊

王三年（西元前 611年），楚滅庸；十三年（西元前 601年），楚又滅舒蓼。 

西元前 597 年，楚莊王興兵伐鄭，進圍鄭都，攻三月而破鄭，鄭襄公

向楚莊王哀求講和，楚莊王退兵卅里，派大夫潘尪進城與鄭襄公結盟。晉

國這方則以荀林父為元帥出兵救鄭。隨即發生晉楚會戰。 

                                                 
19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七，頁 1834。【十三經注疏本】 
20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九下，頁 1852。【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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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戰於邲，戰前晉軍將領發生嚴重之意見分歧。當晉軍到達黃河

邊時，聞及鄭國已降楚國，荀林父遂欲班師回朝，其所屬上軍將領士會認

為楚軍正強，亦同意退兵，中軍將領先穀則反對，竟帶部屬先行渡河。此

時司馬韓厥亦勸荀林父率軍渡河，於是晉軍全部渡河。是時，楚莊王統兵

北進，進駐郔地（今河南省鄭州市北），本想飲馬黃河以示軍威，後來聞

及晉軍已經渡河，便打算班師回國。嬖人伍參主張開戰，令尹孫叔敖則反

對，轉撥馬車準備回去，但伍參以言語激勵楚莊王，《左傳‧宣公十二年》

載：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21 

楚莊王遂下令改轅北向，駐軍在管地（今河南鄭縣）等候晉軍。此時，

楚莊王運用智謀，一方面派使者前往晉軍議和，主要是查探晉軍虛實；一

方面又派人向晉軍挑戰，目的在擾亂晉軍。 

晉軍則派趙旃夜至楚軍營外，趙旃又派部下衝進楚營去一探虛實，楚

莊王親自出來追趕趙旃，趙旃則棄車逃入林中。楚人疑趙旃有詐，遂全軍

出營結陣，且由孫叔敖下令全速衝向晉營，兩軍就在邲，進行了一場混戰。 

由於事出意外，晉軍荀林父一時不知所措，倉促之中竟然擂鼓下令云：

「先濟者有賞」22企圖全軍北渡逃遁。此時，中軍與下軍爭船北渡，各自

用手攀住船隻，造成兩軍相互殘殺，砍下的手指，在船中可以成捧。晉軍

部隊調動，只有上軍因士會有準備而未敗，中軍趙嬰齊雖有準備，仍挫敗

渡河而逃。 

經過一陣交戰，至夜，楚軍駐在邲之地，晉之餘兵已潰不成軍，均乘

夜渡河逃去。楚莊王則進駐衡雍，祭黃河之神，方班師回國。 

邲之戰，原是晉、楚兩國為爭奪控制鄭國之權而起，晉軍失敗，並非

實力不如楚軍，而是由於將帥不合，作戰時各逞其能，以及軍心渙散之結

                                                 
21《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三。頁 1878。【十三經注疏本】 
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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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孫子對此一戰例中晉國失敗的體認是協調合作不足，他說：「將不能

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日『．北』」。（〈地形〉，頁 344）。

此一案例，深值治軍之將帥參考。 

七、齊、晉鞍之戰： 

齊、秦、晉、楚等大國，在春秋中期，曾進行過多次的激烈大戰。周

定公十八年（西元前 589 年），齊、晉戰於鞍，齊師敗北。齊、晉鞍之戰

有遠因與近因，《左傳‧宣公十七年》載：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

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23 

這可說是，齊、晉鞍之戰的遠因。西元前 589 年，齊軍侵伐魯國北鄙，

奪取龍邑（今山東泰安縣西南），南侵巢丘（今山東聊城縣東北）。衛國派

孫良夫等人率軍伐齊救魯，中途巧與齊軍相遇，在新築地方開戰（今河北

名縣附近），衛軍大敗，齊軍侵入衛境駐於鞠居。於是魯國的臧宣叔、衛

國的孫良夫，都轉往晉國求援，晉軍主將卻克主張開戰，晉國遂出兵伐齊。

這可說是鞍之戰的近因。《左傳‧成公二年》載： 

癸酉，師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續，逐之，三周華不注。24 

這場戰役當然是齊軍難以抵擋，大敗而走。 

這場戰役所給我們的啟示是，將帥的武德非常重要，作戰時要能沈著

                                                 
23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四，頁 1889。【十三經注疏本】 
24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五，頁 1893。【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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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戰，發揮武德修養，不可驕傲輕狂，專逞匹夫之勇，否則，只有飽嘗失

敗的苦果。像齊頃公應戰時輕敵，「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如此焉有不敗。

而晉軍卻克卻英勇奮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所以能成功。孫子對此

次戰役有「兵非多益，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

而易敵者，必擒于人。」（〈行軍〉，頁 343）的評析。 

八、晉、楚鄢陵之戰： 

邲戰之後，晉國之霸業中衰，晉景公曾以一長期計劃以求恢復霸業。

其進行步驟是，首先併滅赤狄，開拓有利的戰爭情勢；其次是聯齊以對抗

秦、楚之盟；第三是聯結吳國以牽制楚國；第四是拆散秦、楚之盟，然後

各個擊破25。 

西元前 575 年，鄭國叛晉附楚，與楚盟於武城（今河南南陽縣）。鄭國

有楚為盟，即興伐宋國。當時晉國即謀議伐鄭救宋，晉軍佐將士燮反對出

兵，中軍將領欒書云：「吾人不可在此時失去諸侯，一定要討伐鄭國！」

這時，楚國聞及晉國要出兵伐鄭，迅速派兵前往救援，於是形成晉、楚鄢

陵之戰。 

晉軍一面起兵渡河向鄢陵前進，一面遣使徵集齊、魯、宋、衛各國軍

隊，相約會師於鄢陵。晉軍元帥欒書之作戰構想是，待諸侯援軍到達時，

再以壓倒性之優勢兵力與楚軍決戰。而楚軍元帥子反之作戰構想是，在諸

侯尚未到達時，以優勢之兵力擊破晉軍。當晉、楚兩軍對峙於鄢陵時，晉

國之中軍佐將士燮不願開戰，中軍元帥欒書與新軍佐將卻至皆主張開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載：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

夷灶，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

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

「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整。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

                                                 
25 國防部編《中國戰爭大辭典》。同註 15。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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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莫有鬥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苗

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

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

26 

這一場戰爭，楚鄭新盟，唯利是尚，所以戰敗；晉人無德，雖然戰勝，

但亦因此而掀起內爭27。就軍事觀點言，晉軍所以勝，是完全洞悉楚軍作

戰的弱點，且能適時捕捉戰機，充分發揮機動作戰之攻勢，才贏得「鄢陵

之戰」這場戰役。孫子說：「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九地〉，頁 347）機動作戰乃是在作戰過程中先「察機」，而後「造機」，

再捕捉戰機殲敵於戰場。 

《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云：「晉阻三河、齊負東海、秦因雍州之固，

迭興為霸王。」28諸侯之興，與其所處地理位置之優越亦實有相當之關係。 

周靈王十七年（西元前 555），晉又大敗齊師於平陰。直至春秋後期，

經過群雄兼併，祗剩晉、燕、齊、魯、衛、曹、宋、陳、蔡、鄭、楚、秦、

越等十餘國，而孫武所居之吳國，此時正崛起於東南方，也開始攻伐兼併。 

諸侯日處爭奪兼併之混亂狀態中，自然要求自存自保。自存，有賴自

立；自保，有賴自強。而這些都必須內修軍實，外併弱小，才可達到。對

大國而言，軍需籌備造成了財政的負荷，影響了國家的建設；對弱小國家

而言，影響了國家的發展，也使得生存面臨了嚴重的威脅。 

第二節  諸侯各國內憂外患 

春秋時期，較大的國家，如齊、晉、秦、楚等，兼併他國的情形相當

激烈29： 

為齊所兼併者計十四國，即紀、成、譚、遂、障、陽、萊、介、牟、

                                                 
26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八，頁 1916。【十三經注疏本】 
27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台北：學海出版社，民 76 年 1 月，頁 251。 
28 《史記‧諸侯十二年表》。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 6 月，頁 509。 
29 歷代戰爭史編委會編《中國歷代戰爭史》。台北：黎明公司，1980 年 4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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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薛、郭、項、夷州等國。 

為晉所兼併者多達廿五國，即唐、韓、耿、霍、魏、西虢、虞、荀、

賈、揚、焦、溫、原、欑茅、刑、滑、沉、姒、蓐、黃、趙、微、雍、邘、

冀等國。 

為秦所併滅者十四國，而併滅西戎之十餘國尚不在內，即召、芮。毛、

畢、彭、酆、密、彤、郇、杜、毫、崇、梁、驪戎等國。 

為楚所併滅者六十餘國，即權、聃、鄾、榖、鄢、羅、盧、鄀、鄖、

貳、軫、絞、州、蓼、息、鄧、申、呂、黃、夔、江、六蓼、麋、宋、巢、

庸、道、柏、房、沈、蔣、舒蓼、舒庸、舒鳩、賴、康、頓、胡、應、郕、

唐、微、濮、厲、疇、許、杞、隨、褒、英氏、東不羹、西不羹、陳、蔡、

蠻氏等國。 

前述之諸侯征戰外，戎狄少數民族對中原諸國的侵擾，自西周以來就

為害甚烈。當時，少數民族居住南方稱為南蠻（在今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

海），包括荊蠻、百濮、百越等。居住東方的稱為東夷（在今淮河流域和

山東境內），包括淮夷、萊夷等。居住在西方的稱為西戎（在今陝西、甘

肅和山西南部），包括驪戎、犬戎、茅戎等。居住在北方的稱北狄（在今

河北和山西北部），包括赤狄、白狄等。也有少數民族已經移居中原（在

今河南中部），有陸渾之戎、伊洛之戎等。由於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水平

較低，大多處於游牧為主的狀態，且極富掠奪性，華夏族各國構成嚴重的

威脅。 

《左傳‧莊公二十四年》記載：西元前 670 年，「戎侵曹」；西元前 661

年，「狄人伐刑」；次年，狄又伐衛，攻入衛國。西元前 650 年，「狄滅溫」；

次年，楊距、泉皋、伊洛之戎同伐周京師，攻入王城。 

在大國爭霸的過程中，同時有「攘夷」口號的提出。齊桓公在位期間，

曾北伐山戎以救燕，西逐北狄以救刑、衛；又聯合秦、晉等國，擊退楊距、

泉皋、伊洛之戎對周室京師的進犯。 

面對戎狄等少數民族的侵擾，中原諸國不時進行反擊。首先起來抗擊

的是鄭國。鄭莊公三十年（西元前 714 年），「鄭人大敗戎師」（《左傳‧

隱公九年》）；三十八年（西元前 706 年），鄭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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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少良，甲首三百」（《左傳‧桓公六年》）。 

魯國也曾奮力抵抗戎狄的進犯。魯莊公十八年（西元前 676 年），魯「追

戎於濟西」；二十六年（西元前 668 年），魯又「伐戎」；西元前 616 年，

魯還「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文公十一年》） 

齊桓公時，抗擊戎人最力。桓公十二年（西元前 674年），齊出師伐戎；

二十七年（西元前 659 年），齊與宋、曹等諸侯國之師一起「逐狄人」（《左

傳‧僖公元年》）；三十八年（西元前 648 年），齊還與晉一起，平定楊距、

泉皋、伊洛之戎同伐周京師之亂。 

北方的晉國，與戎狄少數族鄰近，狄人經常出沒其間，因而它就成了

春秋時期抗擊狄人侵擾的主力。獻公二十五年（西元前 652 年），晉「敗

狄於採桑」（《左傳‧僖公八年》）。平公十七年（西元前 541年），晉「敗

狄於大鹵」。昭公二年（西元前 530 年），晉攻伐北狄之鮮虞，「滅肥」；五

年，晉又攻伐鮮虞，「克鼓」。頃公元年（西元前 525 年），晉「滅陸渾之

戎」；六年，晉再次「襲鼓，滅之」（《左傳‧昭公廿二年》）。 

戎狄環伺，對華夏各諸侯國家的建設與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春秋

時代異民族的入侵，對當時之受害者來說，確是切膚之痛。 

此同時，還有君主與卿大夫之間的爭奪，相互兼併，兼併的結果，土

地集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不僅造成財富不均，甚至使百

姓生計失去依據。 

周王室內亂；加上宋、鄭、衛等中原國家，國君與卿大夫之間內部的

攻伐，社會是相當混亂，從《左傳》內諸多記載可瞭解。如西元前 576年，

宋華氏「帥國人攻蕩氏」；西元前 522 年，宋華、向二氏作亂，被宋元公

擊敗；次年，齊烏枝鳴戌宋，又「敗華氏於新里」（《左傳‧昭公廿一年》）。 

鄭國亦在簡公三年（西元前 563 年），出現尉、司、堵、侯、子師等五

族作亂，他們「攻執政」，殺死子駟等政敵多人。簡公十二年（西元前 554

年），鄭子孔當政，「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左傳‧襄公十

九年》）。又鄭定公八年（西元前 522 年），鄭國百姓多盜，取人於雈苻之

澤，統治者遂「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左傳‧昭公廿年》）

顯見內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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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衛國的孫氏，於西元前 559 年攻衛獻公，「敗公徒於河澤」（《左傳‧

襄公十四年》）；西元前 547 年，衛孫、寧二氏相互攻伐，「寧喜弒君剽」（衛

殤公）；次年，衛公孫免餘又「攻寧氏，殺寧喜」。西元前 522 年，魏齊氏

作亂，攻衛靈公；北宮氏又「伐齊氏、滅之」（《左傳‧昭公廿年》）。 

位於東方的齊國，在春秋後期時攻伐也十分緊張。齊景公二年（西元

前 546 年），齊慶封「攻崔氏」，殺崔成、崔強；次年，齊欒、高、陳、鮑

之徒又攻慶氏，慶封奔吳；景公十六年（西元前 532 年），齊陳、鮑二氏

聯合，「伐欒、高氏，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左傳‧昭公十

年》）。 

還有，晉國在春秋時期，是國君與卿大夫內部之間，攻伐戰鬥最為頻

繁的國家。晉厲公七年（西元前 574 年），厲公使胥童、長魚矯等「攻郤

氏」，殺三郤；晉平公八年（西元前 550年），欒氏帥曲沃之甲入絳，與范

氏戰，不勝而奔；晉定公十五年（西元前 497 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

趙鞅奔晉陽；又「伐公，國人助公」，二氏敗奔；次年，晉人又「敗范、

中行氏之師於潞」（《左傳‧定公十四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吳問》中，紀錄吳王闔盧曾問孫武道：「六

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30，可見晉六卿爭戰廝殺之激烈。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詩經‧伐檀》）

各級領主的剝削，造成人民極大的反抗。周景王廿五年（西元前 520 年），

周王室的手工業匠乘統治階級內亂之機，舉起義旗，「伐單氏之宮」，結果

未能成功，為單氏所敗。西元前 506 年，楚昭王因吳師入郢而逃至雲夢澤，

也遭到起義人民的攻擊。 

這些不同的戰爭，在春秋時期交錯進行著，使得該時代軍事行動特別

頻繁。為了應付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兼併，扺禦戎狄蠻夷等少數異族不時的

侵擾，平息卿大夫彼此間的爭權奪利，並鎮壓人民的武裝反抗，各諸侯國

的統治者也只得將作戰列為國家的頭等大事，致力於軍事整備了。所以，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

                                                 
30 《孫子‧銀雀山漢墓竹簡》。台南：大行出版社，民 84 年 7 月，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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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3）更指出，「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

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計〉，頁 333）的指導。當然，為符合國

家利益與百姓福祉，他也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

攻城。」（〈謀攻〉，頁 335）的最高指導原則。即便是攻城，都要十分審

慎，他呼籲絕對要謹守「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火攻〉，頁

348）的信條。 

第三節  兵聖孫武其人其事 

從現存文獻中，可發覺孫武事蹟最早出現於戰國諸子之書中。如戰國

時期《尉繚子31‧制談》曰：「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

也。」 32這是尉繚對孫武在「破楚入郢」之戰，其功績的表彰。另外，戰

國子書提及孫武之事的，還有《韓非子》。《韓非子‧五蠹》載：「境內皆

言兵，藏孫、吳之書，家有之。」33書中把孫武列在戰國初期吳起之前，

更說明了孫武身處的年代。 

司馬遷的《史記》對孫武有詳確的記載：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閭曰：「可試以婦人乎？」對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

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

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其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銊，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

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31 《尉繚子》全書以「梁惠王問尉繚子」開篇。而《孟子》亦有孟子見梁惠王。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以吾國乎？」的記載。據《史記‧魏世家》之記載：「惠

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這是在梁惠王
卅三年發生的（西元前 337 年）。而孫子西破強楚是在西元前 506 年，孫子所處年代
當較尉繚為早。 

32 《尉繚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14。 
33 《韓非子》。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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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

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人以殉，用其

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欲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

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34 

這則記載，與現今銀雀山發現之竹簡〈見吳王〉佚文內容完全相吻。

這亦說明春秋時期諸侯爭戰、列國兼併及華夏民族與戎狄部落之間引發的

大小戰爭，定有人在綜合軍事經驗，孫武是其中之一。 

孫武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是伍子胥推薦的。伍子胥是楚國亡臣，在

吳國避亂時與從齊國至吳國避亂的孫武成為莫逆。伍在輔佐吳王闔閭即位

後，即「七薦孫子」35，致使吳王在孫武的協助下，攻克楚的屬國舒，並

攻滅徐國 36。這「七薦孫子」可以肯定孫武確有軍事專業知能，所以，荀

子推崇說：「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係孫吳用之，無敵於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37 

這些史書除了對孫武的軍事專業知能留下推崇的記錄外，對於其個人

的生卒年份及身世卻未有較為完整詳確的記載；僅「巫門外大冢，吳王客

將孫武冢也，去縣十里。」38記載，知其死後葬於吳都郊外。另有《新唐

書‧宰相世系表三下》載： 

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恆子無宇，無宇二子：恆、書。書字

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

                                                 
34 《史記‧孫吳列傳》。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頁 2161。 
35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52。 
36 《史記‧吳太伯世家》。同註 34，頁 1445。 
37 《荀子‧議兵》。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年 11 月，頁 141。 
38 竹書紀年《越絕書‧記吳地傳》。台北：中華書局，1966 年 3 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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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亂，奔吳，

為將軍。39 

學者鈕先鍾依此推斷，孫武所處時代約是春秋到戰國的轉型期；國際

社會由二元（晉楚）體系逐漸瓦解成為多元體系。北面三家分晉，南面吳

越興起，可說是一個戰爭不斷的年代40。為了檢驗戰爭理論，孫武親自以

《孫子》十三篇，指導吳國征戰楚國。 

吳王闔閭九年，孫武指導吳國攻伐楚國應先得到唐、蔡兩國的協助才

行 41。唐、蔡兩國加盟後，吳國出動了所有精銳的部隊，《左傳‧定公四年》

載：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閭曰：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楚師亂。⋯⋯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

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42 

由這一段歷史得知，雖然吳國獲得了勝利，但吳入郢都，卻做了一些

失德的事，令孫武非常痛心。其原著兵法十三篇之意，在指導戰爭進程由

「不戰」到「慎戰」，吳入郢都，除夫概叔姪有失倫常的現象外，吳軍還

大肆燒殺劫掠，毀盡文物，「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43，闔閭在楚昭王

宮殿內，甚至把楚國的宮女供自己盡情享樂。孫武失望到了極點，為了實

踐自己「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的理念」（《孫子‧地形》，頁 231）

遂有隱退之念。明余邵魚作《東周列國志》載： 

孫武，吳人也，隱於羅浮山之東。⋯⋯闔閭論破楚之功，以孫武為

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王使伍員留之。武私謂員曰：「子知

天道夫？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慮，驕樂

                                                 
39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99。 
40 鈕先鍾：《孫子三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180。 
41 《史記‧吳太伯世家》。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 6 月，頁 1445。 
42《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四，頁 2137。【十三經注疏本】 
43《淮南子‧泰族訓》。台北：建安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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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生。夫功成不退，將有後患。吾非徒自，並欲全子。」員不謂然。

武遂飄然而去。贈以全帛數車，俱沿路散於百姓之貧者，後不知其

所終。44 

吳國後來的國運，可謂全讓孫武料中。西元前 494年，吳軍把越王勾

踐圍困在會稽山時，伍員就向夫差建議不要同越國進行和解，必須消滅越

國，但夫差根本不聽忠告，且信從越王勾踐所派使者文種以美女及寶器陰

謁於伯嚭之言，允許越之求和而退兵。 

西元前 484 年，夫差北上伐齊之前，勾踐率眾來朝，饋贈大量禮品。

伍子胥明白這是越王的詭計，便向夫差進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45 

可是，夫差還是聽不進去，伍員知道勾踐陰謀將逞，吳國危在旦夕。 

越國勾踐自會稽一戰，為吳國所敗委屈求和後，經過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兵員已經充實，國富民足，且軍隊賞罰嚴明，百姓均自動請戰。 

周敬王四十二年，吳國大旱，庫廩空虛，吳人遂遷徙就食。越王勾踐

趁此時機，出兵伐吳，引發笠澤之戰。笠澤之戰，吳軍大敗，北退廿里至

沒溪，據溪為守收容散卒，吳王夫差見形勢不對，再向吳城之郊撤退，但

仍遭越軍追擊，只得進城據守。 

次年，越復大舉伐吳，吳王乃率賢良與其重祿，乘夜突圍，西上姑蘇

山，越臣范蠡令散卒三千人入姑蘇山搜捕吳王。周元王三年（西元前 473

年）得吳王夫差於干隧（姑蘇山之北），「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

「孤老矣，焉能事君？」46遂於丁卯日自殺。 

吳國多行不義的後果，早為孫武與伍子胥所意料，這亦正是孫武「知

己知彼」思想之鮮活例證。孫武的生平，詳確見於《史記》者，僅知其著

                                                 
44《東周列國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7 月，頁 131。 
45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頁 2167。【十三經注疏本】 
46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十，頁 2181。【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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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孫子》十三篇，由齊奔吳，為將軍，西破疆楚等，其他的考證，在學

界均尚存有許多爭議。 

第四節  孫武戰功─柏舉之役 

柏舉之役是孫子指導吳國西破疆楚的戰役。西元前 516 年，楚平王去

世。次年，吳王僚乘機伐楚，命其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率軍圍攻潛邑（今

安徽省六安縣東北）。楚軍救潛，前後夾攻，吳軍無法退回。吳公子光遂

乘機刺殺吳王僚自立，是為吳王闔閭，公子掩餘奔亡徐國，公子燭庸奔亡

鍾吾（今江蘇省宿遷縣東北）。楚國聞及吳國發生內亂，隨即撤軍而回。 

西元前 512 年，吳王闔閭令徐、鍾二國交出逃犯掩餘及燭庸二人，二

公子遂又奔逃楚國 47，楚昭王封給他們養邑（今河南省沈丘縣附近）之地，

以困擾吳國。吳王大怒，即捉拿了鍾吾國君，且又滅亡了徐國；同時與伍

子胥商議伐楚大計。伍員向其建議，楚國雖執政之人眾多，但少有敢負責

任的。我們只要出動一軍，楚軍一定疲於奔命，就會出動全軍應付，待楚

軍失誤而疲憊後，我們隨即出動全軍，一定可以大克楚軍。吳王闔閭接受

了伍員的建議。 

西元前 511 年秋，吳國興兵伐楚，攻擊夷邑，侵略潛邑、六邑。楚國

左司馬沈尹戌率軍救潛，吳軍退回。但吳國另一支軍隊又圍攻弦邑（今河

南省息縣南），沈尹戌與右司馬稽，再率軍救弦，但到達豫章（大別山）

時，吳軍已退回。這是吳國第一次用伍員的計謀。 

西元前 508 年，桐國叛楚。同年秋，楚國令尹囊瓦興兵伐吳，大軍駐

在豫章，吳人亦列舟船於豫章，表面偽裝要伐桐，暗中卻派軍去巢邑屯兵。

十月，吳軍出擊，大敗楚軍於豫章，進而圍攻巢邑，將巢邑攻下，擄獲楚

國公子繁（《左傳‧定公二年》）。 

自從昭王即位後，楚國每年皆受到吳軍之侵擾，不僅楚軍疲憊不堪，

同時疆土也日益縮小。 

楚國在國勢衰落的情形之下，令尹子常（即囊瓦）又非常貪暴，向各

                                                 
47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頁 2120。【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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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要索無厭，甚至曾將蔡、唐的國君拘禁三年，在取得賄賂後才放人。

蔡侯回國後，即朝見晉國「請伐楚」（《左傳‧定公三年》）。 

一、交戰經過： 

西元前 506 年，晉國召開盟會商討伐楚之事，卻因向蔡侯索求賄賂不

得而不伐楚。蔡侯氣不過，在歸途中，擊滅由楚國保護的沈國。沈國被滅

後，楚國怒而出兵攻蔡，蔡國遂又轉而投吳。這一年冬，蔡、吳、唐三國

聯軍伐楚，在豫章一帶與楚軍隔漢水相對峙。是時，楚國左司馬沈尹戌向

子常獻計說：「汝沿漢水與對方對峙，不使其渡河，我全力調動方城以外

之軍隊，摧毀其舟船，進而塞住大墜、直轅、冥阨（九里關、武勝關、平

靖關）三道隘口，汝再渡河攻擊，吾由後面夾攻，一定可以大敗吳軍。」

於是二人依計行事。不料，楚將武城黑勸子常速戰；另子常愛將史皇亦認

為如果依計行事，功勞將被沈尹戌獨佔，遂亦勸子常速戰。於是子常渡過

漢水列陣，自小別山至大別山與吳軍交戰三次，楚軍每次均略失利。 

十一月庚午，吳、楚兩軍正式在柏舉（湖南麻城縣）交鋒，吳王之弟

夫概以其部屬五千人先攻擊子常之軍隊，子常之軍隊奔逃，楚軍大亂陣

腳，吳軍乘勢追擊，楚軍大敗，子常逃往鄭國。沈尹戌至息地（河南息縣），

聞楚軍已敗，乃回頭趨救楚軍，雖敗吳軍於雍澨，但自身卻不幸戰死。 

吳軍一路追擊楚軍，五戰五勝，遂長驅直入郢都，楚昭王偕其妹季芊

逃出都城。吳軍破郢都後，將楚國君臣上下之家室完全佔據。楚昭王逃入

江南雲夢澤之中，又被盜賊所攻而奔鄖邑（湖北安陸縣），再從鄖邑轉奔

隨國。吳軍追至隨都索討昭王，隨人本欲將昭王獻出，但因問卜不吉，就

辭謝吳人，暫庇昭王於隨國。 

西元前 506 年，「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48吳國君王貪戀楚國之

宮室妻妾與財帛，久而不歸。次年夏，越國乘機侵入吳國，使得在外的吳

軍大為震驚，另外，楚國大夫申包胥此時也至秦國請求救兵，秦國則派出

兵車五百乘援助楚國，並大敗夫概於沂（河南棗陽縣）。接著，秦、楚聯

軍又攻滅唐國，斷絕了吳人的援應。 

                                                 
48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四，頁 2137。【十三經注疏本】 



35 

九月，夫概返回吳國自立為王，吳王闔閭遂返吳宮，引兵與夫概交戰，

夫概被擊敗逃奔楚國。此時，楚昭王返回郢都。 

二、作戰檢討： 

吳王闔閭破楚入郢之戰係由孫子指導而勝，是一個典型的以寡擊眾的

戰爭。楚國地方數千里，兵車數千乘，周圍附庸十餘國，人民富庶，國力

雄厚；以前中原各國對楚之戰爭，從未有攻入其國都的。吳王闔閭以新興

後起之小國，作戰兵力不過三萬人，卻嬴得此次作戰的勝利，確實是有可

取之處。 

以寡擊眾、以弱擊強之戰爭，絕不可力敵，祇可以智取；不能冀望一

舉而擊滅敵人之戰力，必須長期運用謀略，從各方面削弱其戰力，疲耗其

國力，再俟機予以擊滅。吳王闔閭便是長期反覆施用謀略，使楚國內外孤

立，上下離心，國力疲敝，才完成其攻入郢都的心志。 

作戰之初，孫子即指導吳王應先採「伐交」之作為，《史記‧伍子胥列

傳》載： 

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

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九年，

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

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49 

據《左傳》記載，楚國自昭王繼位以來，楚國無歲不有吳師，雖使楚國疲

敝不堪，但對吳國本身未嘗不造成沈重負荷。因此，孫子反對「久暴師於

境外」，他說：「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師則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

貴賣，貴賣則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屈力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

去其七。」（〈作戰〉，頁 334）所以，在吳國攻克舒國之後，即建議闔閭

搬師回朝。 

                                                 
49 《史記‧伍子胥列傳》。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 6 月，頁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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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吳國元氣恢復之後，吳王闔廬又準備攻伐楚國，孫子仍認為要以最

少損耗，並獲致最大戰果為宜。他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謀攻〉，頁 335）在孫子指導下，吳國先對唐、蔡兩國遭楚國勒索之事，

予以仗義結納。然後，再將吳軍分三師以疲楚，歷時六年，運用奇正、虛

實之變，使楚國無以因應。此外，如伐徐伐鍾吾以翦除後患；增築吳城以

防越攻；進攻楚國時，選擇險僻無人之路行奇襲之戰術，這都是「兵者，

詭道也。」（〈計〉，頁 333）及「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軍爭〉，頁 340）

的作為，主在改變敵我優劣形勢，發揮「以鎰稱銖」的作戰效果。 

這一次作戰是孫子盱衡全般態勢之後，巨擘策劃，在所有戰略部署都

得當之後，才採取戰術行動，且戰術作為充分保持主動、機動，奇襲、攻

勢、統一的原則，所以，「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

也。」（《孫子‧形》，頁 336）如此充分發揮以寡擊眾的精神，贏得作戰

的勝利。 

小結： 

總結來說，依《左傳》所記，春秋大小戰役有五百多起之多，可見軍

事行動的頻繁。諸如華夏族各諸侯國為抵禦、擊敗、驅逐、殲滅戎狄等少

數族，而起而與之進行的戰爭；又如周王室和諸侯國內的國君與卿大夫之

間為爭奪權利、領地、賦稅、人民而進行的戰爭；再如人民和統治者階級

之間因反抗和鎮壓而發生的戰爭等，可見，戰爭一直危害著春秋時期的社

會。 

春秋既是一個戰爭頻仍的時代，有志之士必本良知與正義奮其所思，

不論是對社稷安全的防守或是百姓家園的護衛，定本其所長，提出主張或

解決辦法，於是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學說和思想。孫子就生長在這樣一個弱

肉強食的年代，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史記‧孫吳列傳》載，孫子武者，齊人也。吳王闔閭即位後，招攬

英雄，富國強兵，圖謀爭霸。經伍子胥的引薦，孫子獻上了《孫子》十三

篇，深受吳王賞識，並受命為將軍。《孫子》的問世，就是本著解決時局

課題的著眼，這是孫子生逢亂世而企求有所作為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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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形成了孫子的戰爭認知，孫武對戰爭所抱持的主張是不戰。

他指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

攻〉，頁 335）、「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九變〉，頁

341）但逼不得已還是要戰時，他說「用兵之法，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

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頁 341）的看法。

也就是在「反侵略」之因應上，「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地

形〉，頁 344）的任事精神，這完全是因他個人有「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頁 334）的認知。 

孫子在吳國為將期間，與伍子胥共同輔弼吳王，安輔人民，清明政治，

內修武備，外圖諸侯，不久，吳國便成為南方最強的國家。西元前 506年，

孫子認為攻楚時機成熟，主張聯合唐、蔡兩國，大舉伐楚。闔閭採納了他

的建議，率領三萬大軍沿水路西進，深入到楚國腹地漢水流域，在柏舉大

敗楚軍主力，五戰五勝，攻入郢都。這是春秋時期一次大規模，且影響很

深的重要戰役。 

經由對歷次戰爭的研究及孫子親自指導的柏舉之戰來看，孫子對春秋

征戰時代，「戰或不戰」有非常深刻的體認。他希望由重科學、懂軍事、

擅謀略的人來指導戰爭的遂行，取代那些誤國害民的庸將。並於作戰中，

以最少代價獲取最大戰果，減少無謂的犧牲和損失，從而達到利國利民、

長治久安的目的。 

 


